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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语言迁移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以汉语为第一

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为例
沈美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上海，201815；

摘要：第二语言习得一直是语言学领域中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跨文化交流的增多，语

言迁移研究成为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第一语言迁移在语音、词汇、语法

和文化方面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影响（Bi,2023；Cheng,2023）。在这样的背景下，汉语和英语作为两种重要语

言得到广泛传播，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英语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技能，更涉及到复杂的

语言迁移过程。本文旨在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探究语言迁移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教

学策略，以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为此，首先讨论了语言迁移的定义和类型。其次结合影响语言迁移的影

响因素发掘出更有效的教学策略。通过本文的研究，为语言迁移对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影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

策略，为第二语言教育领域提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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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并非率先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被提出的概

念，其本质是心理学范畴内的核心要义，具体表征为先

前的学习活动对后续学习过程产生的作用（Cheng，

2023）。20世纪 40年代兴起的对比分析理论，首次提

及了“语言迁移”这一专业表述。Lado (1957) 曾指出，

学习者无论是主动探索第二语言知识，还是被动接触第

二语言内容，往往会下意识将母语体系及其背后的文化

内涵、语言形式，投射到第二语言的学习实践当中。不

过学界对于语言迁移的精准内涵，始终存在诸多差异化

解读，甚至还存在一定认知偏差 (Ortega,2009)。

在早期相关研究里，学者们将“interference”与语言

迁移进行关联，提出第二语言习得阶段出现的各类错误，

均可通过对比学习者母语与目标语的差异来实现预判，

且这类错误的主要乃至唯一诱因，便是母语层面的干扰

作用 (Odlin，1989)。但实际情况是，母语以及学习者

此前掌握的其他语言，都有可能对目标语学习形成正向

推动，尤其在两种语言差异程度较低时，这类积极效应

会展现得更为突出 (Ortega,2009)。前述观点的局限之处，

在于过度聚焦母语对目标语的负面牵制，却忽视了其能

为学习者提供的正向价值。另有观点将“语言迁移”直接

等同于母语带来的影响，可实际情况是，当学习者已具

备两门语言的掌握能力时，其母语与第二语言都会对第

三语言的学习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学习者过往积淀的全

部语言知识，都可能成为迁移的载体，而非仅局限于母

语范畴 (Odlin，1989)。即便如此，母语层面的影响依

旧是语言迁移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Odlin（1989）曾对

语言迁移作出全新界定，他提出“语言迁移是目标语与

其他任何已习得（或未完全掌握）的语言之间，因共性

与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在本文研究视角下，这类影响

的产生，或许是源于学习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对母语与

目标语部分语言成分作出的判断，而此类判断未必契合

客观实际，其形成的具体条件也尚未被学界探明。该定

义既涵盖了传统语言迁移研究中所关注的母语层面影

响，又纳入了学习者已掌握的其他语言知识，对新语言

习得过程产生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这一界定得到了语言

学领域学者的广泛认同（Cheng，2023）。

语言迁移能够被界定为正迁移与负迁移两个核心

范畴（Bi,2023）。其中正迁移的内涵，是母语同目标语

之间具备的共性特质，可对目标语的习得进程形成正向

助推效应。至于负迁移的出现，大多是因为学习者错误

将母语与目标语中存有区别的部分语言形态及规则系

统认定为等同（Odlin，1989）。就国内英语学习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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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母语为汉语，英语则属于第二语言，这类学生

开展英语学习的前提是已基本掌握母语，故而自身英语

学习势必会受到母语以及其他知识经验的作用。鉴于汉

英两种语言存在显著差异，语言迁移现象具备普遍性

（Bi，2023；Cheng，2023）。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

将聚焦于汉语母语者的英语第二语言学习场景，深入探

究语言迁移给第二语言习得带来的具体影响。

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出现的母语迁移包括语音、词汇、

语法、文化这四个方面（Bi，2023；Cheng，2023），

所以在探究教学策略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针对性展开。

语音方面，英语课程大纲设计应安排时间学习连词，并

了解连读类型和英汉音节差异，以提高学生口语水平

(Cheng，2023)。通过开展英汉音节的跨维度比对，学习

者可将汉语拼音所具备的正向迁移效应，应用于英语音

标的类别化学习进程。在此过程中，学习者能够厘清二

者间的异同点、提炼内在关联规律，进而快速夯实英语

音标分类的相关知识体系。词汇方面，Zhu（2023）认

为应该依据学习者不同的词汇需求，编写不同的词汇表。

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因为中国的人

口数很大，教师很难依据不同的需求给与回应，教师可

以进行类似于“好、中、低”三类行进词汇编写，这样

概括绝大部分的学习者，同时讲解词汇的构成这样更有

效。语法和文化方面，教师可以增设翻译比赛、小组互

动练习、英美文化知识竞赛等，在夯实语法基础、了解

英语的文化语境的同时，增加教学的趣味性。除此之外，

教学工作者需引导英语学习者开展大篇幅、广范围的原

著文献研读，所选英文读物、学术期刊与通俗杂志应适

配其现有语言水平；同时可安排学习者接触各类英语广

播及电视节目。如此一来，学习者便能在沉浸式的语言

环境中消解母语体系带来的认知阻碍，且能逐步实现向

英语语言范式的过渡与贴近。

相较于成年第二语言习得者，低龄语言学习者在语

言学习过程中，其母语层面的语言认知体系与固有语言

觉知对学习进程的干扰程度会显著降低；反观年长学习

者，往往会依托自身已成型的认知架构与语言意识来开

展第二语言的习得活动 (Tang，2020)。Liu 与 Yeung

（2023）的相关研究曾指出，在语音表达精准度这一维

度，母语给低语言水平习得者带来的正向推动作用，要

明显高于对高水平学习者的影响。幼儿阶段的个体，其

认知能力仍处于未成熟的发展阶段，对母语的认知体系

也尚未构建完整，因此在发音动作模式、语言使用习惯

以及其他类型的语言知识储备上，受母语的浸染程度相

对有限。基于这样的阶段特性，教育工作者需充分把握

该时期的独特优势，在幼儿英语教学中侧重夯实语音基

础与其他核心英语知识的掌握及应用，教学场景中应尽

可能减少母语的介入，同时不倡导引导幼儿对母语与外

语展开过度细致的对照分析。此阶段的教学形式也应规

避刻板僵化的模式，可借助歌曲传唱、肢体律动、童谣

吟诵、绘画创作等多元形式，激活学习者的想象潜能与

创新思维，从而充分调动其语言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进

入成年阶段后，个体的母语知识体系已趋于完善，但语

言使用惯性与思维定式均已基本固化，在第二语言习得

的可塑性上远不及低龄学习者。针对这一群体，教学者

需着重强化词汇积累与语法规则的传授，依托学习者已

有的母语思维逻辑，梳理中英两种语言的共性与差异，

协助其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剖析，以此深化理

解的深度与透彻性，实现语言知识记忆效果的巩固。

综上所述，对语言迁移的深入研究和有效策略的探

索对于提高第二语言语言习得效果至关重要。对语言迁

移的定义进行审视时，解读分析了以往研究中对语言迁

移概念的两种误解，强调了语言迁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通过深入分析语言迁移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影响，我们

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以下重要的方向。首先是关于发

展性错误的思考。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进程里，语言产出

偏差存在不同类型，其中发展性偏差属于该阶段无法规

避的客观表现，这类偏差和语言自然习得的先后次序存

在关联，其成因并非全部源于母语的负向干扰（Tang，

2020）。语言习得者往往会依托自身已掌握的、较为有

限且体系尚不完整的目标语经验与认知，对目标语的使

用规则形成失准的判断，甚至出现过度归纳的情况，最

终衍生出不符合语法规范的语言结构。这类偏差并未体

现出母语的语言特质，其本质是第二语言习得阶段普遍

的能力发展与语言规则内化进程本身所催生的产物

（Ortega,2009）。基于此研究现状，后续相关课题需着

重强化对发展性偏差与语言迁移效应二者间差异的精

准界定。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成果在文化维度下语言迁



聚知刊出版社 2026 年 3 卷 2 期
JZK publishing 智慧教育

198

移作用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领域，可支撑的文献资料

相对匮乏，后续研究需补充更多实证分析，以此明确汉

语文化体系中具体哪些维度会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习得过程产生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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